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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读

女儿挪用1700万当“榜一大姐”

“她坐牢就是10年起，出来都30多岁了。
但这1700万元是身家性命，没法跟债主交代，
只有被定性为赃款才可能追回来。”4月20日，
河南郑州市民朱先生陪同其女儿小朱，到郑州
市公安局惠济分局投案。警方已介入调查。

朱先生介绍，小朱读了一年中专，辍学后
在自家冷链档口负责出纳。2024年7月，小
朱开始陆续挪用档口资金在直播间打赏、购

买拆卡盲盒。截至2025年11月，累计
盗用、挪用1700万元，成为多个直播
间“榜一大姐”。

朱先生今年50岁，他小学三年级
没读完就辍学了，至今识字不多。经过

30多年打拼，前几年到处筹钱，在农贸市
场开起一家档口。

朱先生告诉记者，他与妻子早年离婚，后
重新组建家庭，女儿小朱跟着他生活。2020
年，小朱中专一年级读完后辍学，“我自己没文
化，之前是找别人代管账目。2021年，小朱16
岁，开始学着管账。2023年，我注册成立公司
后，把公司的资金也交给她管理。”

“她常常坐档口里边在刷手机，有人靠近，
就把手机扣在桌上。没有人知道她具体在干
什么。”朱先生说，2024年夏天，他曾经发现账
目异常，询问得知，小朱曾经给直播间陆续打
赏过五六十万元。

“她说知道错了，跟我说要改。我想着是
自己的闺女，肯定不会害我，就没有换人管
账。”朱先生说，那段时间档口积压了一万多件
货物，没有什么大额的进货需求，他也就没有
及时发现资金流动异常。

2025年11月，朱先生准备大批采购货物，
找小朱支取资金，却被告知“账上没钱了”。

朱先生去银行打印账户流水，才发现从
2024年7月到2025年11月之间，有1700余
万元被支付给某直播平台了。大部分资金是
从公司账户转到小朱账户后完成支付，还有部
分是从朱先生的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

“她在好几个直播间都是‘榜一大姐’，打
赏了将近1100万。另外600多万，是玩拆卡
游戏花完了。”朱先生介绍，所谓的“拆卡”，就
是网友在直播间购买整盒的卡通卡片，主播在
直播间现场拆盒，拆出的高等级、稀缺卡片，可
以折现变卖，供玩家收藏。

记者注意到，因为小朱是“优质客户”，有
卖家还专门为她拍了一期拆卡视频，评论区数
百条留言全是夸小朱“太帅了”。

单日消费超2万曾一次打赏10万

朱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24年7
月之前，小朱若干次消费，单笔数额在数十元
到千元之间。7月17日开始，频繁出现单日数
十次的高频率消费。其中，7月24日消费33
笔，累计 37278 元；25 日消费 32 笔，累计
23265元；26日消费37笔，累计24117元。

截至2025年11月底，小朱基本维持着这
样的频率和数额。大部分时间，她是从早上八
九点开始消费，持续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
偶尔一些日子里，出现了早上5点多
或者夜里1点多也有消费的
情况。最频繁的

一天，单日消费次数达到57次。
2024年下半年开始，单笔消费超过1万

元的次数越来越多，多次出现3万元、4万元、5
万元的单笔大额消费。其中，2025年3月、4
月，多次单日消费超过16万元。2025年4月
17日，最大一笔消费达到了10万元，当日累计
消费达到14.64万元。这些消费方向，均是某
直播平台或者该平台的商户。

朱先生告诉记者，收款方为直播平台的款
项，均是直播间打赏，收款方是商户的是购买
拆卡盲盒。“春节前，家人曾按诈骗案报警，主
播们同意退还部分资金。但后来，他们可能觉
得够不上诈骗罪，又不同意退钱。”

朱先生说，小朱至今还是整天抱着手机，
家人曾试图没收手机，她以自杀威胁。“她说坐
牢也无所谓。但追讨钱款的时候，她有一个关
系密切的网友，她在该网友身上消费50多万
元买卡片，希望我不要找她这位朋友追款。”

女儿为何会沉溺在直播间？

朱先生坦言，自己文化有限，忙着跑生意，
与小朱沟通较少，前妻也很少管孩子，小朱可
能在家庭中有感情缺失。“那些主播、网友都捧
着她，陪她聊天到深夜，求着她帮忙冲业绩。
她可能比较享受这种感觉。”

朱先生称，小朱在“SK之江路107”团播
直播间打赏金额最多，特别是给团成员“江某
某”“狐狐某某”的打赏。

与“江某某”几个月的聊天中，两人几乎每天
睡醒打招呼，凌晨说晚安，其间聊日常琐事、职场
八卦、团成员的cp以及装扮问题等各种话题。
一段时间，江某某回复信息不及时、未主动发视
频给小朱，小朱态度转为冷淡，几次表示不想再
联系了、要删除微信，指责“你们团里其他人都回
复我了，就你不回”“不如我换一个人刷”。江某
某反复解释、道歉，连续几天主动发信息分享琐
事、分享个人视频，请求“俊宝理我一下”。后来，
小朱指责江某某隐瞒与其他女生的关系，指责江
某某哄自己帮忙刷票。江某某几次道歉，表示已
经被公司约谈了，愿意给小朱写道歉信、买礼物。

与“狐狐某某”的聊天，同样是早晚问候，日常
以“老婆、宝宝”之类称呼彼此。小朱刷票后，对方
会反复感谢，认识一周年的日子，对方发来“一周年
快乐”。对方曾在考核期发信息求助。聊天中，小
朱也曾埋怨对方“大忙人抽空才回复了我一下”。

朱先生表示，1700万元流失导致其公司经
营陷入困境，濒临破产。更令其痛心的是，女儿
至今未能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性，不仅拒绝停
止观看直播，在家人与平台协商退款过程中，还
明确反对退还打赏资金。经过5个月的思想斗
争后，朱先生最终选择带女儿主动投案。
他表示，自己已无力管教女儿，愿意接
受法律处理，希望通过法律惩戒
对其进行教育矫正。

目前，警方已介入
调查。

20岁女儿挪用1700万元
成多个直播间榜一大姐父亲企业已经濒临破产

女孩挪用1700万元打赏、买盲盒，家
长可以如何追讨钱款？直播平台和MCN
公司以及主播本人，是否有义务退钱？

4月20日上午，记者分别联系“SK
之江路 107”所属的杭州帅库 MCN 公
司以及涉事直播平台。

通过杭州帅库MCN公司官网，记
者发送邮件未获回应。天眼查信息显
示，该公司还成立了多家传媒类公司，
记者联系到一名工作人员，对方表示：

“不用联系我们，直接联系平台吧。”记
者再次发送短信，未获回应。

涉事直播平台表示，无法甄别消费

者资金来源的性质，如果资金涉及违法
行为，会依法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处理。

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认
为，小朱已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其行
为涉嫌职务侵占罪，1700万元属于“数额
特别巨大”，量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甚至无期徒刑；如果证明她仅是暂时挪
用，有明确归还意愿，则可能涉嫌的是挪
用资金罪，量刑在3到10年区间。

“即便属于近亲属间的犯罪，取得
家属谅解，也仅能酌情从宽，无法免除
刑事处罚。”周兆成说，这笔钱绝非“泼
出去的水”，家属可以通过刑事报案和

民事诉讼确权的方式维权。
周兆成认为，这1700万元如果定性

为赃款，获益的主播、拿分成的MCN机
构、从中收取费用的直播平台，均负有返
还义务。“主播需全额退还，MCN与平台
如果存在未落实实名认证、未对异常大
额打赏做风险提示、放任主播诱导消费
等过错，还需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即便部
分款项已被消费，法院也会责令退赔。”

河南鑫汇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任
重认为，小朱的行为更接近职务侵占
罪。“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区分，
主要是看资金用途和去向。这个金额

属于特别巨大，两
个罪名量刑都是 10 年

以上。从本案看，她把钱挥霍
了，拒不配合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客

观上有间接故意。”
“主播、MCN公司、直播平台拒绝协

商退款，家庭只能走刑事途径把小朱送去
坐牢，才有可能将钱拿回来，时间会比较
漫长，具体金额认定可能也会有偏差。”刘
任重介绍，如果部分钱款是从父亲朱先生
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给直播平台，可能会
涉及盗窃罪，而盗窃罪的刑罚比较重，达
到50万元以上就是起刑10年，两罪并罚
的话量刑可能在15年到20年。

“服刑20年的话，这个小姑娘（的一
生）几乎就毁了。要看她的家庭态度。主
播、MCN、直播平台同样面临选择，因为
定性为赃款的话，三方都要全额退款。他
们也要考虑，是提前协商退款，还是等刑事
程序走完再退款。”刘任重说，在互联网直
播行业日渐发展的当下，这样的悲剧性事
件并不鲜见，这对各个家庭、直播平台以及
直播从业者来说，都应该是警示。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沈度

若是赃款需全额退款，小朱涉两罪或判20年

4月20日，河南郑州市民朱先生陪同其20岁女儿小朱，到河南郑州市
公安局惠济分局投案。

据朱先生介绍，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小朱打赏网络主播及盲
盒消费的金额累计约1700万元。这1700万元是其经营的公司的资产，目前他的企
业已濒临破产，外边还欠着几百万元借款，而小朱依旧天天沉迷在手机里。经过5个
月的思想斗争后，朱先生最终选择带女儿主动投案。他表示，自己已无力管教女儿，
愿意接受法律处理，希望通过法律惩戒对其进行教育矫正。

小朱与主播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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